
評論｜馬斯克、特朗普分手又復合？白宮衝突背

後的計算、人格與利益

對執政後的特朗普而言，馬斯克不能是唯一，甚至不必然說是第一，而只是「之一」。

2025年5月30日，特朗普總統在華盛頓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與馬斯克握手。攝：Evan Vucci/AP/達志影像

每當政壇發生衝突，人們最常見的問題總是：這究竟是源自於人格特質，還是源自於政策立場？是

意氣之爭，還是利益與理念之爭？是關乎感性還是理性？而通常，真正的答案都必須看到這幾個層

次的結合：怎樣的政策問題，搭配上怎樣的人格特質，才導致衝突以特定的方式爆發？他們爭什

麼，又為什麼是這樣爭？

在特朗普和馬斯克決裂的肥皂劇背後，故事正是由人格和政策所共同驅動。一直到四年前，馬斯克

都還是民主黨人，在2020年大選中支持拜登。他後來之所以跟拜登鬧翻、轉投特朗普的陣營，與其

說是為了純粹的商業利益，更是因為他在心理上認為自己過去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而當馬斯

克帶著鉅額資金投靠特朗普陣營時，特朗普對他也確實禮遇非常。

然而，在實際執政之後，面對種種現實上的政策問題、特別是各項政策背後的政治結盟考量，特朗

普也無法再讓馬斯克享受這樣獨一無二的「尊重」。隨著馬斯克有意涉入的政策領域愈來愈多，在

高科技的應用以外，更有意移民改革、政府財政等等問題，特朗普更不可能繼續充分「尊重」馬斯

克的所作所為，容許馬斯克危及他對於政治結盟和政策運作的規劃。就此而言，在兩人的關係當

中，特朗普反而是比較謹慎、穩重的一方。

不過，就在當地時間6月11日，分手一周的馬斯克又突然回過頭來向特朗普道歉，而特朗普也釋放

了接納的意願。但從以上角度看來，恰恰反映的是形勢比人強。馬斯克並沒有他自己所想的那麼特

殊，他不過是另一個高估自己實力、如果看不清政治複雜的現實、最終只會成為被君王拋棄的前任

寵臣，如此而已。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國第 47 任總統的就職典禮在華盛頓美國國會大廈的國會圓形大廳內舉行，馬斯克準備登上舞台。攝：Kenny Holston/The New

York Times/AFP via Getty Images

比起馬斯克，拜登更尊重工會

這已經不是馬斯克第一次和他支持的總統鬧翻。

關於拜登與馬斯克兩人決裂的始末，普遍的說法是，拜登就任之後舉辦推廣電動車的活動，白宮邀

請了幾大汽車製造商的高層到場，但身為電動車龍頭特斯拉的老闆的馬斯克卻並未受邀，讓馬斯克

首度感到不被民主黨「尊重」。

拜登團隊的做法，其實也是出於政治結盟上的取捨：當時，汽車工人聯合工會（United Auto

Workers，UAW）的工人正投入在近年最重要、最大規模的抗爭中，但有別於其他傳統大型製造商

願意和UAW協商的做法，馬斯克的特斯拉根本不允許工人參與工會，特斯拉是美國唯一無工會運作

的汽車大廠。從工會組織的角度來說，比起單次協商的成功或者失敗，封殺工會、排除工會參與才

是最為嚴重的事情。

就此而言，即使不把馬斯克理解成UAW的頭號敵人，也不難理解拜登若在抗爭的緊要關頭與馬斯克

同台，甚至大力稱讚他的貢獻、鼓勵他繼續擴廠增產，就是對工會運動的冒犯甚至背叛。事實上，

UAW的幹部事後就向《華爾街日報》的記者表示：「我們並沒有發出最後通牒，白宮本來就理

解。」

而工會的支持又是拜登得以當選的關鍵。畢竟，民主黨流失藍領階級白人勞工的支持，是一個長期

的趨勢。在這樣的趨勢下，在密西根乃至威斯康辛等大選的關鍵州，獲得UAW這樣的大型工會組織

的支持，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最後希望。因此，在馬斯克和UAW之間，拜登選擇更加「尊重」後

者，背後的考量也就非常容易理解。

其實，單從商業利益的角度來說，馬斯克在拜登任內並未真正吃虧，反而獲大發利市：拜登政府任

內大力推行電動車生產與消費補助，特斯拉是最主要的受益者，每台車的補助金額高達7,500美

元，讓消費者能更無負擔地入手電動車；反而是共和黨右翼認為，綠能轉型是進步派陰謀，意欲除

之而後快，在特朗普上任後就立刻著手刪除。另外，特斯拉也因為投資再生能源而獲得大筆聯邦補

助，聯邦政策利好特斯拉，使得其他公司必須向其購買能源額度。

此外，拜登政府在太空、航空、國防等方面的投資，也讓馬斯克旗下企業承接的聯邦政府合同再創

高峰，光是從NASA就獲得高達四十億美金的合約。雖然馬斯克在日後主導政治效能部時，不斷把

「聯邦政府採購」描繪為「收買、浪費與控制的關係」，但從來，聯邦政府就不是馬斯克的敵人。

對他旗下的多間企業而言，最大的買家本來就是聯邦政府，而即使是面向大眾的特斯拉電動車，銷

https://www.wsj.com/politics/elections/how-elon-musk-broke-with-biden-and-the-democrats-4960b7d8


售成長也都仰賴聯邦政府的消費補助。從拜登政府的角度來說，他們恐怕有理由認為，這樣實質的

利益已經足以鞏固馬斯克的支持。

2021年11月17日，總統拜登在底特律參觀通用汽車工廠 ZERO 電動車組裝廠時發表演說。攝：Evan Vucci/AP/達志影像

然而，馬斯克卻在愈來愈多領域都感到拜登政府的「不尊重」。到了2022年，當馬斯克再度無緣受

邀與拜登同台推廣電動車後，他在推特發文痛罵拜登是「浸水的襪子玩偶」，這是他與拜登首次公

開翻臉的紀錄，迫使白宮幕僚長親自致電安撫。

與此同時，拜登政府所任命的官員們也對馬斯克的商業帝國展開了幾波監管行動，包含聯邦貿易委

員會調查推特是否違反用戶協議中的資料隱私條款（雖然這波調查早在馬斯克入主推特前就已經展

開），司法部也調查特斯拉的聘僱歧視等等。加上民主黨進步派國會議員們討論開徵富豪稅，馬斯

克又與跨性別女兒決裂，種種新仇舊恨，終於讓馬斯克成為民主黨的敵人。

在這個時候，在矽谷其他新右翼鉅子的牽線下，共和黨議員積極向馬斯克招手，對拜登政府的監管

展開調查，新右翼網紅們更因為馬斯克「解禁」推特而對他讚譽有加，這才讓馬斯克徹底右轉。

在這個故事裏，決裂已經是感性與理性共同作用的結果：拜登的產業政策路線雖然大大有利於馬斯

克的商業利益，但同樣的進步派經濟政策路線，也意味著更密切的工會結盟、更強力的法治監管。

偏偏，馬斯克的人格特質更加在乎「尊重」，此時，新右翼的網紅、共和黨的政治人物又願意給予

馬斯克這樣的「尊重」。

政治成本巨大，特朗普無法繼續「尊重」馬斯克

到這次馬斯克與特朗普決裂，背後的道理其實相當類似：在執政以後，特朗普開始要做越來越多的

抉擇。雖然他到最後關頭依然給足馬斯克面子，但馬斯克的「政府效能」計畫最終成為政治上的沉

重負擔，根本未達到預期效益，特朗普必須緊急止血。相較於拜登選擇與工會結盟，特朗普則在關

稅、財稅、科技等政策領域更顧及MAGA、新右翼的支持，也欲擴大與矽谷其他鉅子的連結，這些

也都讓馬斯克愈來愈無法感受到「尊重」。

問題出在，馬斯克誤以為離開拜登後，自己就是特朗普的「唯一」，或者至少是「第一」，但他只

是「之一」。

在所謂「政府效能」的問題上，馬斯克闖了大禍。他的強勢運作，令許多公家機關的雇員一夕失

業，甚至一些專接聯邦政府訂單的企業、機構也隨之遭殃。這些人並不是新右翼政治修辭中不食人

間煙火的高階官僚，而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是技術人員、文書處理人員，甚至是退役軍人，有許多

甚至是特朗普的選民。馬斯克向這些人開刀，無疑會造成共和黨政治上的負擔。



4月，威斯康辛舉行最高法院法官選舉，被民主黨操作成對馬斯克的公投，而馬斯克也欣然應戰，

投入大筆資金，結果他所支持的保守派法官大敗，令白宮敲起警鐘。

2025年3月2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內閣會議室主持內閣會議，馬斯克戴著紅帽子旁觀。攝：Brendan Smialowski AFP via Getty Images

而在政府內部，馬斯克也與多名內閣部長發生了衝突，甚至在做出重大政策宣示時沒有告知白宮幕

僚長Susie Wiles。這讓白宮必須有所抉擇。據多家媒體報導，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是馬斯克假政府效

能部的名義，要求國防部向他提供對中國的軍事部署簡報，引起特朗普震怒，認為馬斯克撈過界，

親自介入取消該場簡報。

另一個重要事件是，政府效能部越過部長們的頭頂，直接寄信給大批公務員，要求他們回信彙報自

己工作的「五點價值」，引起多名部長向特朗普告御狀，最後這封信也沒了下文、不了了之。此

外，馬斯克的部門「失手」開除了核子安全、航空安全的必要人力，又被迫緊急收回成命，又製造

了混亂。

《大西洋雜誌》報導，馬斯克在內閣會議中嘗試挑戰國務卿盧比歐，質疑盧比歐縮減國務院人力的

速度太慢；而盧比歐挺直腰桿，在特朗普面前表示他自有計畫，不需要讓馬斯克予取予求。有白宮

幕僚表示，特朗普其實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才對盧比歐另眼相看，認為他夠有膽識，而這也同樣佐

證，馬斯克其實並沒有自己想像得那麼重要，不是特朗普心中的唯一。

至於馬斯克進入政府時宣稱自己可以大砍1兆的聯邦政府「浪費與貪腐」，但最後，也只做到了

1,750億，達標率不到五分之一；而且，此一數字也被多名專家質疑大幅灌水，連在官方網站上都

並未提供起碼的證據佐證，對於多筆採購合約的總價計算徹底錯誤。就連知名保守派智庫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研究人員都向記者表明，「政府目前所提供的財務資料，遠遠不

足以支撐他們的宣稱」。同時，由於政府效能部所開除的雇員、所解除的契約當中有太多仍然涉及

政府必要工作，政府之後很可能還是得要重新招聘、訓練相關人才，實際上很可能造成更大筆的花

費。

由此可見，在政府內部和選民之間，馬斯克都已經帶來太大傷害。白宮有不具名官員向《華爾街日

報》表示特朗普對此相當不悅，向幕僚抱怨「這難道全部根本就是一坨大便嗎？」（“Was it all

bullshit”？）。而MAGA派的代表、特朗普策士班農（Steve Banon）也公開爆料，特朗普現在最

倚重的財政部長Scott Bessent更是無法容忍馬斯克對財政的不負責任發言，在總統辦公室外大罵

馬斯克是騙徒（fraud），馬斯克聞言用肩膀衝撞Bessent的肋骨，兩人發生肢體衝突，特朗普也表

示「這太超過了」。

考量到馬斯克帶來的麻煩，特朗普還願意讓馬斯克「自願」卸任，已經是把面子做足，但馬斯克顯

然無法接受。卸任背後是理性的政治考慮，但無法接受自己必須卸任，則是馬斯克的人格特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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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2024年11月16日，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和馬斯克在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觀看格鬥冠軍賽重量級比賽。攝：Kena Betancur/AFP via Getty Images

馬斯克無法接受自己不是「唯一」

除了政府效能部的問題之外，在其他政策領域上，馬斯克更發現自己頂多只是主子眼下的「之

一」，很多政治決策不會以他為依歸。

在關稅問題上，據多家媒體報導，馬斯克對特朗普展開多次遊說，甚至還背著特朗普遊說企業大

老，鼓吹他們也像特朗普進諫。但特朗普無意為他收回成命，是直到國債市場出現異常之後才終於

轉彎。同時，馬斯克也在網路上公開痛罵原先主責高關稅政策的高階顧問Pete Navarro是「白

癡」、「比一袋磚頭還笨」，凸顯特朗普核心團隊內部的分裂。

在移民議題上，希望多聘僱海外高階科技人才的矽谷右翼亦以馬斯克為實質領袖，與希望縮減所有

移民的新民族主義者、MAGA核心圈策士發生衝突，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就對H1-B簽證問題爭執不

休；在那波衝突中，馬斯克獲得暫時的勝利，但也是經過一番爭取才終於成功。事實上，此次的預

算法案成為馬斯克與特朗普衝突的導火線，馬斯克抨擊法案下政府支出過度膨脹，但特朗普政府就

增加支出，有超過1,500億美金花在打擊移民的各種措施之上。

而在科技領域，情勢則彷彿拜登電動車事件的翻版。馬斯克不滿其他同業也能獲得特朗普的垂青，

而特朗普並不想為了馬斯克而將其他科技鉅子拒於門外——尤其當其他人的產品比馬斯克還要成熟

的時候。

《華爾街日報》報導，馬斯克的仇敵、OpenAI創辦人奧特曼已和特朗普政府達成協議，要共同在

阿聯酋針對AI運算展開合作，計畫名稱為Stargate UAE。為了此一計畫，特朗普要親自到阿布札比

和奧特曼同台，稱讚他的貢獻，並在從美國到阿布札比的航程中與奧特曼面談。馬斯克自己旗下的

xAI技術發展則仍遠遠落後OpenAI，無法與之競爭，但他依然為此大為火光，向白宮表達不滿，為

此，合作協議延遲一個禮拜才終於正式宣布，同台公開活動也被取消。

表面上看，這也像是馬斯克的勝利，但也佐證了四年過去後，馬斯克依然無法接受總統對他的競爭

者投以關愛的眼神，而這樣的索求自然也不利於關係的長期經營。何況，馬斯克只爭取到同台活動

取消，卻無力阻止特朗普在AI領域繼續與OpenAI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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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2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羅斯福廳與 Open AI 執行長 Sam Altman 進行演講時做出手勢。攝：Jim Watson/AFP via

Getty Images

與此同時，亞馬遜的老闆貝佐斯也多次向特朗普輸誠，包含強勢阻擋自己旗下的《華盛頓郵報》在

選舉中支持賀錦麗；而貝佐斯的火箭公司BlueOrigin雖然尚不如馬斯克的SpaceX成熟，但也希望

能獲得更多聯邦政府契約，不讓SpaceX獨吞這200億美金的聯邦訂單。在這些領域，聯邦政府是最

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買方；馬斯克眼下雖在技術面握有優勢，但日後的競爭在所難免。在這樣的

情況下，一般的紅頂商人可能會選擇認命，知道自己必須與其他人競爭，因此更努力經營與特朗普

的關係——但這不是馬斯克的選擇，他的人格特質不允許他這麼做。

而這個人格特質恐怕對他的政治影響力毫無幫助：和一位總統鬧翻或許只是運氣不好，但能和兩位

總統鬧翻，只能說是馬斯克太過高估自己。畢竟，政治實在太過複雜，從來都涉及太多利益的交

換、太多不同部門的協商，特朗普再怎麼倚重馬斯克，都不可能只以馬斯克為依歸。在這個時候，

至今最準確的回應可能並非來自美國，而是來自歐洲：在三個月前，馬斯克意氣風發，在推特上訓

斥波蘭的外交部長「閉嘴，小男人」；三個月後，這位外交部長終於逮到機會反唇相譏：「看吧，

大男人，政治比你想像得更加困難。」

復合？為什麼而結盟，能維持多久？

僅僅一個禮拜之後，6月11日，馬斯克就公開表示他的一些推文「太過火」（went too far），因

而感到懊悔（regret）；當日，特朗普親自告訴《紐約郵報》記者「我認為他這樣做是很好的」

（”I thought it was very nice that he did that.”），言下之意是接受馬斯克釋出的撤退訊號。

在這個過程中，特朗普在面子和裏子上都並未有任何有意義的讓步。馬斯克以為自己手上的牌足以

支持他押上大量籌碼，翻牌之後才發現自己凶多吉少，只能怪自己太晚明白這項道理。認錯求情，

是希望能夠「投降輸一半」。

在此之後，原先重貶15%的特斯拉股價終於止跌，重新上漲逾2%。這也再度佐證，即使在投資人

眼中，馬斯克當前的實力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他和特朗普的好關係。特朗普可以只把馬斯克視為

「之一」，反倒是馬斯克必須將特朗普看作「第一」。

值得補充的是，6月11日這樣的交手可能只是公開和解的一個下台階，而幕後可能早已策劃多日：

根據CNN獨家報導，其實早在6月6日，副總統凡斯已經請示特朗普希望如何處理，特朗普指示要

「具外交手腕的」（diplomatically，延伸意指委婉、和緩、留面子的處理方式）應對，於是凡斯

偕同白宮幕僚長兩人與馬斯克通話；接著，6月9日，特朗普和馬斯克兩人已經先行透過電話會談。

之後，針對特朗普派兵前往洛杉磯，馬斯克亦發文表態支持，亦在推特上重新追蹤白宮的副幕僚

長。不難發現，整個過程中，主動權幾乎全在白宮手上。



假使馬斯克當時只是威脅翻臉，白宮可能還會為了拉攏他而多給一些甜頭，就如同特朗普幕僚最終

並未讓特朗普與奧特曼同台，恰恰是為了安撫馬斯克。但是，在馬斯克發瘋翻臉之後，不論是針對

科技、移民、財稅等各個面向，又或者是針對政府人事任命問題，他都失去了話事權，相當於什麼

都沒有要到。

2024年10月5日，馬斯克（右）在賓州巴特勒首次遇刺現場舉行的競選集會上與特朗普一起在舞台上。攝：Jim Watson/AFP via Getty Images

馬斯克也被迫面對自己政治實力的限度：雖然他在推特上警告共和黨一眾國會議員，表示特朗普只

能再做三年，他自己則還會在圈內待上許久。但是，在預算法案這個他自己所選擇的戰場上，除了

先前早已反對此一版本法案的極少數議員外，其他任何議員都並未響應馬斯克的召喚，頂多表示希

望兩人重修舊好。背後道理也很簡單：得先活過這三年，才能思考未來三十年。特朗普在共和黨上

上下下都有難以撼動的控制能力，而沒有任何共和黨議員想在這時候得罪特朗普，遑論附和特朗普

最新的仇敵。

眾議院議長Mike Johnson的警告無比清楚：「跟你說吧，對美國總統，你最好不要質疑、不要自

以為高明、絕對不要挑戰。」甚至有分析者認為，馬斯克的表態反而讓預算法案更容易順利通過，

因為共和黨議員即使對法案有意見，現在也不願被認為是陣前倒戈，被看做是在特朗普和馬斯克之

間選擇後者。

他只能慶幸，自己的金錢與社群媒體實力依然有利用價值，他背後的矽谷鉅子網絡亦如是，包含

Bill Ackerman等金主都表態希望兩人和解，所以特朗普願意和平解決，否則依照特朗普的為人，

馬斯克恐怕得做出更壞的打算。

畢竟，對馬斯克而言，此刻的情景與兩三年前差異實在太大。在兩三年前，當馬斯克與民主黨翻臉

時，新右翼社群與共和黨議員立刻補上空缺，盛讚馬斯克，對他禮遇備至，歡迎馬斯克來到他新的

歸宿，而特朗普更是倒屣相迎，讓馬斯克成為極少數能和特朗普分享鎂光燈的人物。但此刻，當馬

斯克脫離MAGA的圈子，他就什麼都不是，除了政治實力低落的少數人（如Andrew Yang、即楊安

澤）以外，根本沒有人願意接納他，遑論迎接他成為新的霸主。

他和自由派的橋樑已經燒斷，甚至是頭號公敵；從民調上看來，對他仍有好感的民眾幾乎全是特朗

普的支持者。若他和當前特朗普領導的共和黨也徹底翻臉，那麼就如同他的政敵班農對他的譏嘲，

他將成為政治上的「無國籍者」，或者說就只是一名浪人。

而特朗普不是拜登，沒有繼續私下增加聯邦政府對馬斯克的依賴，反而用聯邦政府的力量打擊仇

敵，絕對不會猶豫，即使損及既定政策目標也會毫不保留。恐怕任何稍稍理解美國政治的人恐怕都

知道：就算惹得起拜登，也不代表惹得起特朗普。



對此，政治專業媒體Politico召集旗下15位經營不同政策領域的記者，即時分析多項特朗普可以懲

罰馬斯克的具體方式：

2025年2月13日，阿聯酋杜拜世界政府峰會，Tesla和SpaceX首席執行官馬斯克與阿聯酋人工智慧國務部長奧拉馬（Omar Sultan Al Olama）出席主題

為「無聊的城市、AI與DOGE」的會議。攝：Amr Alfiky/Reuters/達志影像

交通部可以阻緩核准特斯拉的自動駕駛新技術，甚至主動展開多項安全性調查，並加嚴既有的安全

檢測；民航局可以拒絕讓SpaceX的火箭升空；目前美國政府的國防和太空政策的確仰賴SpaceX，

雖然貝佐斯等人的企業尚且不夠成熟，無法立刻取代SpaceX，但特朗普也可能選擇在國際航空站

議題上重新找俄羅斯合作，在新的國防計畫中更可以多給傳統軍事工業和矽谷新興企業機會；商業

部可以讓馬斯克的Starlink拿不到聯邦政府網路建設的訂單；馬斯克投資的腦神經工程本來就涉及

高度管制的領域，具有相當的健康風險和倫理爭議，食藥署可以讓他試圖涉足生醫產業的

Neuralink計畫胎死腹中。甚至，馬斯克的xAI相當耗費電力，也在曼菲斯當地造成嚴重污染，環保

署至今仍拒絕調查，但只要環保署改變主意，馬斯克的AI公司就可能面臨斷電危機。

劃下楚河漢界之後，馬斯克才愕然發現自己能控制的範圍遠比他想像中得小，縱然有拔山蓋世的自

傲，最後也只能徒呼負負。

從民主黨到共和黨，馬斯克把來自聯邦政府的幫助甚至保護視為理所當然，更忘記自己的產業高度

仰賴聯邦政府的訂單，除了聯邦政府之外其實沒有任何的買主。這些投資與保護遠比電動車產業是

否能持續得到補助更為重要，不僅僅是銷量多寡的問題，而是涉及公司是否能持續營運的根本關

鍵。

誠然，聯邦政府依然需要馬斯克旗下企業，但倘若魚死網破，聯邦政府的幾項政策只是破掉的網，

死的依然是馬斯克這一尾大魚。

而海裡總還有其他的魚。即使心理上再怎麼無法接受，經過這個禮拜，馬斯克或許總之明白了，在

各種複雜的政治現實中，他不是特朗普的唯一，也未必總能夠搶到第一。


